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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的拼搏
□朱耀儒

峥嵘
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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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忆往昔，多少悲欢离合历历在

目，多少酸甜苦辣皆系于心。弹指
一挥间，你已在岁月中洗尽铅华，宠
辱不惊。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老
年人曾为社会做出各种贡献，而今
继续以其智慧启迪着人们，激励着
人们。为加强与老年读者的沟通
交流，展现当代老年人的精神风
貌，本报副刊增设“晚晴”专版。
在此，诚邀老年朋友与大家一起分
享人生经历、晚年生活以及在时代
变迁中的所见所闻所思。

“晚晴”版面具体栏目设置如下
——

峥嵘岁月：讲述有意思的人生经
历、故事，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

昆滇往事：展现昆明及云南各
地人文历史、城市变迁等。

夕阳之歌：展现千姿百态的有
意义的晚年生活。

家长里短：讲述生活琐事，分享
家庭成员间和谐相处的经验。

养生有道：分享健康养生心得体会。
人生絮语：表达人生感悟，天南

海北，信马由缰。
书画摄影：原创有价值的书法、

绘画作品、老照片、摄影等，不拘一格。

投稿要求
1.文章体裁不限，字数要求在

1100字以内，书画摄影、老照片需配
备文字说明。

2.电子稿件请发邮箱：
ccwbwq＠163.com（不接受纸质

稿件）。
3.来稿请注明性别、年龄，原工

作单位等信息；同时也需要注明详
细收信地址、邮编、电话。

4.投稿者文责自负。
春城晚报编辑部

当今盛世，注重养生的人比以往任何时
代都多。其中，老年人的比例又远高于年轻
人。这是正常社会心理的外象显现。老马
深知夕阳短，晚景无忧更爱惜。

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充满美好愿望的心
理也遭人利用，给本来积极向上的心灵造成
不应有的伤害。媒体就曾披露，一些老年人
为养生防病而上当受骗的事。笔者也不止
一次地在大街上被拦住，说是可以免费听保
健讲座，还有丰厚的礼品相送，有的干脆不
提讲座，只说60岁以上的老人，可凭身份证
每人领取一桶香油。如此“美意”，无由享
受，只好婉言谢绝。很显然，这一切都是引
诱老年人购买“保健品”所设的圈套。

追求健康生活，希望延年益寿，这是人
之常情，无可非议。炎黄子孙，向来不乏对延
长生命的探索。从秦皇汉武到魏晋士人，从
富家贵胄到社会名流，都有过逐梦长生不老
之举。访仙求药、提炼金丹、服食寒散，都付
出过沉重的代价。这一切，在今天看来不免
滑稽可笑，但在当时，那样的探索也不是绝对
没有意义，至少它告诉了后人，那样的想法过
于天真，那些追求无限延长生命的路子是走
不通的。

随着社会经济以及医疗科学的发展，人

们的认知水平已大为提升，今天的养生理念
再也不可与秦汉魏晋时期相提并论，但养生
仍然存在未解之谜与诱人陷阱，需要我们冷
静思考，沉着应对，谨慎为之。

作为单个的人，尤其是老年人，对消除
社会上的骗局当然无能为力，所能做到的，
只有提高警惕，防止跌入居心不良者设置
的陷阱，防止心灵和财物受到侵害与损
失。在下的应对办法是，坚持“四不”主义：
不占人便宜，不迷信名流，不祈求长生，不
放弃主见。

不占人便宜。想占人便宜，是掉入陷阱
的根由之一。天上不会掉馅饼，这句朴实无
华的话人人都会说，但不一定人人都能真正
把它刻在自己的骨子里，尤其是在亲眼看到

“天上真的掉馅饼”、不捡白不捡的时候。社
会上有些现象是很能迷惑人的，要是没有透
过现象看本质的眼力劲儿，没有坐怀不乱的
定力，跌入骗局就在所难免。

不迷信名流。社会名流，名声在外，影
响广远，羡慕者众，很容易形成粉丝人群。
对于名人也不能迷信，也要既听其言又观
其行，看他宣扬什么，所持主张是否科学，
背后有无潜藏的用意，切不可一听是名人
就解除戒备、深信不疑。当今，冒充名人者

尚未绝迹。
不祈求长生。任何事物都有一个过程，

这一过程的长短是有定数的，不可能随意延
长，人的生命也不例外，这是任何人力物力
都无法改变的客观规律。龟虽寿，也有尽
日，人非龟，不可比拟。不切实际的长生奢
望，只会给自己带来无谓的烦恼，而烦恼往
往会令人采取不明智的举动，同时消耗自己
的健康。养生功效是有限的，尽其功力，也
只能维护生命要素不被过度伤害，从而使生
命长度少受折损，尽可能走完本来应有的生
命历程。

不放弃主见。学人之长，补己之短，这
是开阔眼界、增长见识的有效方法。养身也
不能闭目塞听，自以为是。然而，这一切都
必须建立在持有主见的基础上。“全信书不
如无书”。知我者莫过于自己。生命个体多
有差异，什么样的养生方法适合自己就采用
什么样的方法，有效才是硬道理。每天走路
一小时，我身心畅快，体重减轻了，“三高”没
有了，别人再怎么说“生命在于静止”我也没
理。已经走了十余年，今后还会坚持下去。

盛世时髦在养生，余年逐梦赴征程。精
心戒备迷魂计，食动平衡乐暮庚。
（作者原工作单位：云南省总工会，63岁）

我喜欢书法，源于我曾在铁路基层车
站干宣传工作17年的历练。那时，车站每
月至少要出两期宣传橱窗，用毛笔写字少不
了，渐渐地我就喜欢上了书法。开始时用旧
报纸练习，后来娴熟于心。我喜欢书法，经
常痴醉于它那行云流水般的风采、博大而厚
重的境界。我喜欢书法，就像长途跋涉之后
于湖光山色里小憩一样，让我劳累顿消、心
地清凉。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能与书法为
伴，就会拥有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成为一
个名副其实的精神富翁。

退休两年多来，我又报名参加了老年大
学书法班，每当我空闲下来，我就会一遍遍观
摩孙过庭的《书谱》和怀素的草书《自序帖》，在
跌宕起伏、大开大阖的笔势里，在一泻千里、百
转千回的情愫中，我乏意顿消、身轻心安。

书法就像是一座灵魂的宫殿，这些年，

当我心生烦恼不能自拔时，我就会静静地
坐着，我渴望以书法的清纯荡涤我身心的
尘垢，以书法的深刻剥离我的浅薄。我渴
望书法给我一双轻盈的翅膀，让我在王羲
之的《兰亭序》中飞翔，让我在《欧阳询·九
成宫》里荡漾，让我在《曹全碑》中体味朝代
的更迭……

这一切多么地激情澎湃又平和自然。
沉浸其中，我无需去屈就什么，也无需去迎合
什么，那种愉悦能让我回归于清醒，也践行于
人生。我喜欢书法，喜欢它醉人的意味。“羲
之换鹅”“颜筋柳骨”“心正笔正”的典故件件
光彩，桩桩辉煌。徜徉法帖，在墨海中泛舟，
我会遥想当年的书法家们，他们池水尽黑、埋
笔成冢。我会喟叹，一个朝代的兴衰，一本名
帖的圆成，是那样地触动我的情怀，也欣然拨
动我的心弦。我会经常感慨历代书法家们惊

天地泣鬼神的旷世之作是如何诞生的。这些
经典作品如空谷幽兰，悄悄地“润物细无声”
般进入我的心田，也融入我的梦乡。这使我
沉浸在追思怀古的境地里，褪去尘垢，而拥有
一片清净明澈的天地。

我可以在书法中长啸，也可以在墨海
中游弋，亦可以在碑林中漫步。我无法拒绝
书法经典的粗犷与优雅，我需要呼吸书法历
久弥新的气息，需要书法慰平我这颗不甘寂
寞之心……

在书法中小憩，就像一座尘封已久的
房屋，被一支蜡烛在瞬间照得透亮。那是我
渴望的梦幻般空灵的生命，也是我此生不遗
余力、无怨无悔去探索、践行的目标。尽情
怀，不离不弃……

（作者原工作单位：昆明铁路局集团公
司，62岁）

在书法中小憩
□旦永元

夕阳
之歌

养生“四不主义”
□杨文学

养生
有道

小巷深处（钢笔画）李为民

1963 年，我高中
毕业。本来是可以去高

考的独木桥上挤一下的，但父亲却要我回
乡参加劳动。他的决定有一定道理，那时
我家兄妹六个和父母共八口人，只有父亲
一个劳力，累死累活劳动一年，也无法保障
全家的口粮，父亲借遍亲友，债台高筑。看
父亲日渐佝偻的腰身，作为长子的我，怎忍
心只顾自己远走高飞？领了毕业证，在同
学们紧张的复习迎考热潮中，我闷闷不乐
地背起被褥，回到了生养我的小山村。

我是不甘心在农村参加农耕的。当过
乡长的舅舅建议我去参加工作，说是挣点
钱可以解困。那时候，银行、商业、教育等
部门经常招收工作人员，但必须有在职人
员的推荐。于是，我去找在县委工作的表
哥。谁知表哥断然否定了我的想法，他说，
听说你学习还不错，连高考都不去试一下，
这多可惜。他让我去参加高考，如果名落
孙山，推荐工作的事包在他身上。

从表哥那里回来，我坚定了参加高考
的信心。语文、外语、政治是不用复习的，主
要是数、理、化需再复习几遍。白天，我和父
亲一起出工；晚上，我挑灯夜战，从没在晚上
12点以前睡过。所以，每天早上出工，都是
在父亲的呼唤声中艰难地爬起来。那时除
了复习课程，我也如饥似渴地读其他书报。

我利用为县广播站写稿得到的微薄稿费，订
了《延河》《新港》两份杂志和《陕西农民报》
（今《陕西农村报》的前身）。

阅读报刊，延续了我擅长的文科，我把
较多的功夫花在了理科上。谁知我的挑灯
夜战不久就继续不下去了。我每天晚上点
的是一个墨水瓶做的小煤油灯，一两个晚上
就熬完一灯油。虽然煤油只几毛钱一斤，但
对父亲来说，那也是够昂贵的了。所以，每
晚父亲总是多次催我熄灯睡觉。无奈之下，
我每天晚上去村小学“借光”。村小有两名
教师，一名民办教师每晚回家，只剩一位安
姓公办教师住校。安老师一人孤单，欢迎我
去陪伴他。于是，我每天晚饭后就夹着书本
去村小。村小老师宿舍有一个大方桌，晚上
点的是有玻璃罩的煤油灯。安老师在一边
备课、批改学生作业，我在一边埋头苦读。
就这样，我的读书复习才没有中断。

离高考还有两个月的时候，玉米、高粱
等秋田已经半人高了，为了防止野猪、獾之
类动物对秋田的危害，生产队每天派人轮流
去看秋。我找到队长，提出每天只给我记8
分工，让我固定地去看秋，以便集中复习功
课。队长在社员会上提出此事让大家发表
意见，没想到乡亲们一致同意，并依然按全
劳每天记10分工。至今我清楚地记得陈二
哥当时所说的话：“让娃去看秋，同时把课复

习好。能考上大学，也是咱村的荣誉。解放
十几年了，咱村还没有出过大学生，我看这
娃最有希望成为一名大学生。”当时我感动
得热泪盈眶，难以自已。我缓缓地弯下腰，
恭恭敬敬地向乡亲们深深地鞠了一个躬。

1964年，我和三位上年落榜的同学以
社会青年的身份参加了高考。一个多月
后，我接到了陕西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成为我们村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名大学
生。从此，我的命运发生了改变。

大学毕业后，我一直在教育系统工作，
先是教了十几年高中语文，后来又从事了近
二十年的教育宣传工作。三十多年里，我没
有改变喜欢写作的爱好，坚持业余写作，发
表了千余篇散文、小说、随笔、杂文等作品，
加入了省市作家协会，成为中国报纸副刊研
究会理事，陕西现代文学学会理事，评得了
新闻系统的高级职称。我退休前，出版了

《校园的馈赠》《心窗幽泉》两本散文集，退休
后又出版了两本散文集和一本杂文集。

如今，我已年逾七旬，依然保持着阅读
的嗜好，自费订有两报一刊。我也坚持随意
写作，每月撰写三四篇文章，并不时有文章
见诸于省内外报刊。所以，我从无寂寞空虚
之感，总觉得生活充实快乐，舒坦惬意。

（作者原工作单位：陕西教育报刊社，
76岁 ）


